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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杨度：不甘寂寞的旷世逸才

原本是租界时代万国公墓旧地的宋庆龄陵园，如今已处上海西南角的繁华区。在

这个闹市中难得的寂寥之地，一块墓碑傲然拱立在一个更加寂寞的角落里，上面刻着

“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几个大字，碑文笔锋健锐，取法隽古，系民国知名的书法家、

篆刻家夏寿田的手笔。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墓碑前还有个卧碑，上面赫然镌刻着“杨

度同志”几个字的抬头，这与周围那些民国名人的墓碑显得如此的格格不入……

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原本是以耕读传家的读书人，在太平军横扫江南后，他带领

自己的大儿子杨瑞生投入湘军李续宾部，后以军功升为哨长。咸丰八年（1858 年），

李续宾部六千人与太平军新秀陈玉成、李秀成数万人在安徽庐州三河镇展开了一场极

为残酷的血战。战役结束后，主将李续宾、曾国华（曾国藩之弟）等人全部战死，主

力尽没。曾国藩得到消息后，当场吐血不止，并哀叹道：“三河败后，元气尽伤；湘

军精锐，覆于一旦！”

命运是残酷的，杨礼堂也埋骨于当年的这场战事中。不过，杨度的大伯、父子同

营的杨瑞生却在太平军的重重围杀下，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这对于满江是血、尸横

遍野的三河镇之战来说，实在是个难得的幸运和异数了。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大难

不死，必有后福”，杨瑞生由此步步升迁，先后做上了归德镇、朝阳镇等地的总兵。

杨度的父亲杨懿生身体羸弱，不能随父兄拼杀于疆场，因而只能在家务农。在杨

度六岁的时候，杨懿生不幸去世，伯父杨瑞生后来便将杨度和妹妹杨庄接到自己的驻

地，直到他后来外迁关外朝阳镇，杨度和妹妹才再次回到湘潭老家。

杨瑞生以军功起家，深知战争之残酷，因而他并不希望侄子走上自己的道路。

在很小的时候，杨瑞生便看出杨度天分很高，因为只要是杨度看过的东西，他就基本

能做到过目不忘，而且杨度从小就眉清目秀，五官端正，颇有贵人之相。因此，杨瑞

生花费重金为子侄们请来了知名的塾师，以求这一代人能够金榜题名，为杨家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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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气。

后来，湘中名士王闿运得知了杨度的文名，派人将杨度招至自己所办的石鼓书

院，重点栽培。王闿运是一代名儒，当时的石鼓书院也是人才济济，中举人、中进士

的学子比比皆是，譬如知名的学者廖平，后来在“戊戌政变”中被杀的杨锐、刘光

第，画家齐白石等，都是从石鼓书院中走出去的。

在王闿运的门下学习三年后，杨度顺利地考中了举人，时年十九岁。次年，杨度

便与同窗好友夏寿田一起赴京会试，以博取最后的功名。据杨度的堂弟杨敞说，“兄

中顺天乡试中后……高视阔步，有狂士风。”但这一次，杨度的运气似乎已经到头。

发榜之后，杨度名落孙山，夏寿田却中了榜眼。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正当杨度十分沮丧之时，夏寿田却兴冲冲地

把他拉到陶然亭一起游玩。陶然亭在北京城南，这里芦苇丛生、湖水清静，远远望

去，还可以看到城北的黄色宫墙。考试失败的杨度心情不佳，他在亭子上题了这样两

句：“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刚中了榜眼的夏寿田题的两句却是：“万顷菰

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两人的心境差异，足以相映成趣。

十余年后，杨度和夏寿田再次来到这里游玩，当时杨度已经是四品京堂，心情很

是不错，他又在亭子上题了两句：“昨夜东风吹梦远，梦里江山更好。”夏寿田和了两

句：“废苑菰蒲风又雨，作得秋声不了。”

原来，夏寿田虽然也在京为官，但这些年却一直不太顺利，所以语调较当年中榜

时的意气风发相去甚远了。

杨度的师傅王闿运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太平军即将被剿灭时，王闿运曾向曾

国藩建言：“将军拥强兵，操重器，宜先除太平军，后整饬湘军，缀甲厉兵，伺机灭

亲兵，取天下而代之。今天下多事，机不可失，此事惟将军能为，何乐而不为？”

曾国藩听后，面如土色，数日后便找了借口将王闿运打发回籍。由此，王闿运空

有一身的“帝王之学”却无从得以施展，只能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弟子们的身上。在

所有的弟子中，杨度最受看重，王闿运曾这样告诫他：“皙子，以你之才，日后必大

有可为，你须好自为之。”

王闿运有三种学问，一为功名之学，二为诗文之学，三为帝王之学。所谓“功名

之学”，用于科考，学问不过是敲门砖，一旦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在官场上“跟着

走，慢慢来”即可；所谓“诗文之学”，乃以立言求学为本职，“览历代之得失，究天

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至于“帝王之学”，那就是最高境界了，需要经史诗文，样

样精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需要待以时机，方能干一番非常事业。

杨度一度沉迷于王闿运的帝王之学，但在甲午年的会试失败后，因时局的变化，

杨度的思想发生转变，他对王闿运的旧学产生了怀疑并转而对新学产生了兴趣。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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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领导下推行新政，杨度也很快被卷入了这场维新的浪潮之

中，并与活跃在长沙时务学堂的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等人过往甚密。但

是，维新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一年，这一切便成了明日黄花，昔日的好友和同

门也成了刀下之鬼。

在度过了苦闷的三年后，清廷推行新政并鼓励士人留学海外。政策颁布没多久，

国内便掀起了一场留学日本的热潮，杨度也在 1902 年瞒着王闿运自费前往日本留学，

并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新式教育。1903 年，清廷依照“博学鸿词”科之

例举行经济特科考试，以破格选取“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的应时之才。这次考

试不考八股文，而是代之以策论，可自由发挥，但难度较以往的会试更难且更有现实

性，当时参试者如过江之鲫，号为“抡才大典”。

杨度得讯后跃跃欲试，随即回国参加考试，不想差点惹出一场祸事。原来，这次

经济特科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场，主考官乃文名满天下的张之洞，也是中兴名臣中硕

果仅存的一位。在初试揭榜后，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排在他前面的则是广东三水人

梁士诒。

梁士诒与梁启超曾是佛山书院的同窗，两人在 1889 年的乡试中同榜中举，后在

1894 年的全国大比中，梁士诒中了进士，而梁启超落榜。中进士后，梁士诒入翰林院

学习，并在散馆后供职国史馆。由于梁士诒一向喜欢研究财政、河渠等实用之学，对

朝廷分配给他的这个工作不感兴趣，于是参加了 1903 年的经济特科考试，没想到在

济济人才中勇夺第一。

但在复试的时候，梁士诒与杨度被小人暗箭所伤。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告了他们

一状，说梁士诒“梁头康尾”、人品可知（“梁头”者，梁启超也；“康尾”者，因康

有为字“祖诒”之故耳。戊戌政变后，康、梁两人乃是慈禧太后最为痛恨的“逆党”，

必欲除之而后快）。至于杨度，一则是戊戌年被杀的杨锐与刘光第的同门，二来被人

告发在日本期间有攻击朝廷的言论。不意中遇此变故，杨度等人也只好识趣地远遁而

去，免得招来横祸。

受此挫折后，杨度再度远赴日本学习法政，由于他人品潇洒，智商很高，很快便

在留学生中声名鹊起，并在后来被推为在日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不久，其弟、其妹、

其妻也陆续来到日本留学，他们都居住在杨度租赁的房子里，一边学习日语，一边打

算入专门学校学习。

有一次，一个友人请杨度夫妇及妹妹去家中做客。按日本人的习俗，进屋一般是

脱鞋后穿木屐的，但由于中国女人都缠足，她们羞于在外人面前露出难看的小脚，因

而迟迟不肯进屋。一直等到女主人找来两双皮鞋，两人才得以避免了这场尴尬。在回

家途中，两个女人因受到委屈而忍不住放声痛哭，杨度则安慰她们说：“不要哭！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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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你们把缠足放开就是，让它去长，不要担心！这种陋俗，早就应该革除了！”

但是，杨度并不是革命派，他也不想参加任何一派。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生中，保

皇立宪派和革命党两派在舆论上相互攻讦，而杨度却与两派人物相处甚得。在梁启超

提倡“少年中国说”时，杨度也写出了名动一时的“湖南少年歌”相唱和：“我本湖

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

湖南人尽死……”

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还想拉他入同盟会，但杨度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

立宪，既不保皇，也不革命。他虽然婉拒了孙中山的请求，但却是他将黄兴介绍给孙

中山，并由此有了中国同盟会。由于杨度为人谦和好客，他在东京的饭田町寓所经常

是高朋满座，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都是频频来往的常客。

在此期间，杨度认真研究了中西方的宪政理论并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一时被

人称为“宪政理论家”。他的一篇重要长文《金铁主义说》，就是在这时完成的。所谓

“金铁主义”， “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

杨度在文章中提出，“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

经济战争国。”说白了，杨度既不同意保皇立宪派的维新救国论，也不同意激进派的

革命救国论，而是独辟蹊径地提出中国应走“经济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

就这点而言，杨度看得很透，因为“经济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也就是他所说

的“金铁主义”，其实就是近代德国和日本崛起的奥秘所在。至于什么立宪、什么共

和、什么民主，其实都是隔靴搔痒、无的放矢，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内忧外困。

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达成这个目的显然是有困难的，好在清廷在 1905 年决定

考察各国宪政，预备实行君主立宪，这让杨度重新看到了希望。在“五大臣”考察

回国后，杨度受考察团随员，也是自己的同乡熊希龄所托，为考察大臣捉笔两篇论

文 :《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不仅如此，他还

拉上梁启超也写了一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成为当时知名的

“宪政专家”。

1908 年春，在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杨度进京出任宪政编查

馆提调（候补四品），而在功名上，当时他还仅仅是一个举人。不久，杨度又在“皇

族内阁”中做上了统计局长，只可惜好景不长，武昌革命一声炮响，杨度的官途也就

烟消云灭了。尽管随后上台的袁世凯对杨度颇为赞赏，但一直没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机

会，杨度也只能在“顾问”、“参政”之类的虚职中倚门弹铗了。

熊希龄在组阁的时候倒是一度想到了老朋友，他对杨度说：“请晳子帮帮忙，屈就

教育总长如何？”杨度却气呼呼地说：“我只帮忙，不帮闲！”原来，杨度本拟提名

为交通总长的，不想因为各派的政治斗争和势力平衡而被挤落马下，只落得冷衙门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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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之教育总长职位。就这样一份闲差事，他看不上。

在环顾四周后，杨度痛苦地发现，曾经与自己一同落难的梁士诒梁大财神，竟然

早已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成为了袁总统的红人；而自视甚高的

他，却仍旧坐着参政的冷板凳，真是羡煞人也、气煞人也。

好在此时风云有变，民国初年的乱象让一些人在束手无策后又开始怀念其从前的

帝制，而不幸的是，袁大总统便是其中之一。对政治一向敏感的杨度，自然嗅出了其

中的风向，而他恰好又是君主立宪思想的铁杆拥趸。尽管中国已经实现共和三年了，

但杨度并不认为共和是个好制度，在他的眼里，最适合中国的道路依旧是君主立宪。

1915 年夏，在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帝制共和论》一文后，杨度趁机

抛出自己的万言雄文《君宪救国论》，其中公然声称：“中国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

物……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

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一言以蔽之曰 : 中国之共和，非专

制不能治也”；“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欲求立宪，

先求君主”；“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

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雄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袁世凯看到杨度的雄文，忍不住拍腿赞叹 :“真乃旷代逸才也！”随后，袁世凯

亲自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交政事堂制成匾额，由专人送给了杨度。杨度

接匾后，更是又惊又喜，他立刻上了一个谢折，称自己“猥以微才，谬参众议”，而

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自己愿以“忧患之余生”，鞠躬尽瘁，报国不已。

杨度不但是个理论家，他还是个实干家。1915 年 8 月 14 日，杨度拉拢孙毓筠、

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成立了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鼓吹帝制，史称“筹安

六君子”。

在之前的历史上，曾出现两组知名的“六君子”，一是反对明朝宦官魏忠贤而惨

遭迫害的左光斗等“六君子”；二是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所害的“戊戌六君子”。杨

度这几位仁兄，叫他们一声“帝制六人帮”倒是恰如其分，他们有何德何能，能配上

“六君子”之称呢？想必是反讽也。

杨度等人尽管声称自己是学术团体并以“爱国热忱”为掩护，但天下人并不全是

傻子，这“六君子之心”，虽非日月昭昭，但也是路人尽知。此文一出，先前的好友

梁启超骂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而在日本时经常出入杨度寓所的蔡锷

在起兵反袁时也通电要求将杨度等六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就连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也看出袁世凯的把戏搞不下去了，他辞去了国史馆的职位

打道回府，仍旧回他的老家湖南吃老米去。在出京之前，杨度来送他，老先生抓住杨

度的手，叹息道：“你还是少说话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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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的笔杆子和蔡锷的枪杆子双重打击下，洪宪帝制搞了不到半年就宣布垮

台，袁世凯还因而心力憔悴，最后一病不起。据说，袁世凯在临终前曾对身边的人

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

在追悼会上，杨度给袁世凯写了一副挽联，既为他惋惜，也为自己辩解：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时至于此，杨度仍不认为自己错了。当时有一个记者来采访他，想问问他鼓吹帝

制失败的感想，杨度以一种很安详的态度兼很坚决的口吻答道：“我的政治主张虽然

失败了，但是我的君主立宪的主张是不动摇的。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时，黄兴、孙

中山主张共和革命，我不同意，我认为共和有缺点。我和梁启超是老朋友，最初他也

是主张君主立宪，可是到后来，他又改变了主张。我则始终没有改变。”

在护国战争中风光一时的蔡锷，在袁世凯死后不久便也因为喉疾而英年早逝。令

杨度感伤的是，蔡锷在遗嘱中特意提到了自己的这位老朋友：“湘人杨度，曩倡《君

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

国惜才，俾邀宽典！”

王闿运则在日记中记道：“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

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发布惩办帝制祸首令，杨度名列第一名。不过，北

洋时期的通缉令大多是当不得真，也没有人认真追究的，杨度也就避祸搬进了天津

租界，闭门读书。对此，倒是辫帅张勋公然站出来为杨度说了句公道话：“君主民主，

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不仅如此，张勋还亲

笔写了封信给杨度，对其表示同情。

一年后（1917 年），这个留着大辫子的老头终于干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史

称“张勋复辟”。但是，张勋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行事又如此鲁莽与操切，他所导

演的这场短命闹剧，最终只能将杨度心目中的“君宪理想”彻底葬送。

为此，杨度不顾张勋在他落魄时的惺惺惜情而发表了一篇名叫《反对张勋复辟》

的公开电：“度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

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

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图恢复……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

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

敢为。……盖无程序之共和国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

权，实犹较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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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杨度仍旧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救国的最佳药方，但他不得不痛苦地指出，

张勋等人的愚蠢行事和倒行逆施最后只能使“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

再见之日”。电文结尾处，杨度将自己悲愤的心情告之天下：“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

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风云际会，群魔乱舞，杨度空有一身帝王术和治国理念，最终因这次短命的复

辟而落花流水，不复再问矣。心灰意冷的杨度，由此遁入空门，转而在佛学中重新

思考并反省自己的人生。从此，民国政坛上少了一个政客，而佛学界则多了一位

“虎禅师”。

多年的好友夏寿田在洪宪帝制时期充当内史，也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被新政府通

缉，此时他改而信道，两人经常在一起唱和。民国七年（1918 年），对帝制派人物的

通缉解除后，杨度与夏寿田第三次来到陶然亭的江亭上，杨度再次题词曰：

江亭无恙剩光宣，朝士重来醉倒。城郭人民今古变，不变西山残照。老憩西湖，

壮游瀛海，少把潇湘钓。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

自古司马文章，卧龙志业，无事寻烦恼，一自庐山看月后，洞澈身心俱了，处处

沧桑，人人歌哭，我自随缘好。江亭三叹，人间哀乐多少。

杨度虽有心学佛，但仍旧抛不下那份救世的志向。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他自写

自裱的六句话，曰：“随缘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

生，便医众疾。”友人看后，不觉莞尔道：“你真是个政治和尚，在研究佛学的同时，

还念念不忘现实世界！”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杨度一度在山东军阀张宗昌处做过幕僚，还闹出不少的

笑话。张宗昌常以汉高祖刘邦（在儒冠中撒尿的那位爷）自命，而最喜戏呼杨度为

张良。杨度有一次笑道：“汉高祖能役功人，公仅能役功狗耳。我固然不足以当张良，

公亦非汉高可比。”张宗昌说：“那你就是功狗啦？”说罢，狗肉将军放声大笑不已。

最逗的是，张宗昌以杨度为参赞，常戏呼杨为“羊肚参赞”，有人以“狗肉将军”与

之相配，亦绝“对”也。

后来北伐军起，杨度密告张宗昌加入国民党，以避免被消灭。张学良得知此事

后，问张宗昌：“听说兄台欲为国民党，不知有这事吗？”张宗昌愕然道：“有倒是有。

此乃是杨度教我的。”张学良不满地说：“家父与中山先生有旧，与国民党合作应一致

行动。如今北伐兵尚未渡河而自相割裂，人必轻我。且家父为吾等团体领袖，如此事

宜应由家父出面，才符合规矩。”张宗昌自知失言，只好唯唯答应。

这时，湖南人薛大可也在座，张学良便扭头对他说：“烦请寄语皙子（即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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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再饶舌，我到时要他的脑袋。”杨度听说后，大骂张宗昌竖子不足以谋，随后

连夜逃走。不久，北伐军如风卷残云般扫荡华北，张宗昌一败涂地，最后遁居东瀛，

不免仰天叹道：“悔不用皙子之谋也！”

北伐后，杨度寓居上海，并成为杜月笙门下“清客”。杜月笙对杨度很敬重，但

杨度对上海小报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不以为然：“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

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

不过，在 1929 年的白色恐怖时期，杨度却利用“清客”的身份掩护了不少共产

党人，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度的入党是秘密的，系潘汉年介绍、伍豪（即周

恩来）批准并由夏衍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杨度投机多变，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

云何投机？”

杨度系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向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此事才被公之于世。

1975 年冬，周恩来在病重时特意提到，在重新修订《辞海》之时，一定要把杨度晚年

参加共产党一事写进去，并叮嘱道：“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杨度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 年），后葬于上海外国公墓。去世之前，一向善写挽

联的杨度也为自己预备了一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

后来人。”

抗战期间，杨度的墓一度迁移至沪西漕宝支路寅春庙十三号门前，但在“文革”

中遭到严重破坏，直到“文革”结束后，在老同志夏衍的关照下，才被迁移到虹桥路

宋庆龄陵园中的西侧。历经劫波后，所幸墓碑仍旧是夏寿田亲笔所书的那块，只不过

担心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杨皙子”是谁了，所以有关部门特意请赵朴初在墓碑前又

题写了“杨度之墓”四个大字。

乱世落魄人，赤子寂寞心；皆云皙子痴，谁解其中味？历史有时候过得真的很

快……不知道“杨皙子”是“杨度”，难道就知道“杨度”是“杨度”，还有他那破碎

的理想吗？

二  凤凰才子熊希龄的跌宕人生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湘女自古多情，湖南亦以出才子而闻名。不过，湖南出才子

大体上是近代才有的现象，而这又主要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1851 年太平军起事后，

天下糜烂，所幸湖南出了个曾国藩，其率湘军子弟冲出湖南，纵横天下，立下不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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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湘将湘官遍及全国，湖南人由此得风气之先。

湖南才子熊希龄，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登上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的。熊希龄的

老家在湘西凤凰城，沈从文先生在小说《边城》里描述道：古老的城楼依山傍水，清

澈见底的沱江穿城而过，城门外的河面上，石头墩子架起了一条窄窄的木桥。可喜的

是，木桥上面走出了熊希龄与沈从文，两个才子，地道的老乡。

要说凤凰城老，其实也不算古老，因为这里地处湘西，一向民风朴野，教育不甚

发达，在明朝以前，凤凰一带都是归苗人土司管理，直到雍正皇帝推行“改土归流”

政策后，这里又设立了兵备道，以威慑土司势力。如今的凤凰城楼，大概就建于这个

时期，原本系出于军事的考虑。经过几十年的教化后，该地改设为凤凰厅，但仍旧保

留了一些军事的特色，譬如军户，熊希龄便出生于这样的家庭。

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之时，正是曾国藩领着湘军子弟四处拼杀之际。湘军

将领和一般的武夫不一样，他们大多是书生出身，上马提刀杀贼，下马挥笔作诗，

因而湘军也在血海求生中，又多了一份忠义儒雅之气。熊希龄的父亲对曾国藩极为

仰慕，但他自己是一介武夫，要想成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的人物，似无可能，因而

他的愿望便寄托在自己的长子熊希龄身上，希望他能够从小读书成材，日后科举入

仕，光耀门庭。

在父亲的殷殷期望下，熊希龄确是十分的争气。在很小的时候，熊希龄就表现出

不同于一般凡童的禀性，据说他六岁发蒙的时候，对老师教的东西过耳不忘，只需

三四天便将《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神童”之誉，不胫而走。如此超前的记忆力，

加上聪慧的头脑，熊希龄在 14 岁时便中了秀才，这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可谓是十

分的难得，就算在当时蛮风未减的湘西，那也是凤毛麟角。

凤凰厅所属的沅州，数十年来学风不振，在乡试或者会试中一直是榜上无名，乡

人为之蒙羞。好在后来沅州太守朱其懿极重视教育，创办了沅水校经堂并亲自指导，

熊希龄便被召入其中。沅水校经堂的教学不仅仅局限于科考，经史、词章、舆地、农

政、河渠、兵谋，等等，应有尽有。在这里，熊希龄眼界大开，学业突飞猛进，并在

二十一岁那年的乡试中以第 19 名高中，主考官给他的评语是：“边楚蛮荒，前无古人，

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由此，年仅弱冠的熊希龄一举成名，誉满三湘。

次年，熊希龄入京参加会试并顺利通过，但正当他期盼着在殿试中一举登科时，

却因书法不合殿试要求而被打发回去练笔（一说是熊希龄自觉自己的书法不合殿试

的馆阁体，一说是考官嫉妒其少年英才，挑剔其考卷墨迹有污）。一直等到 1894 年，

二十五岁的熊希龄卷土重来，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次真的是湘

西飞出了个“熊凤凰”，人如其名，名满天下。

人逢喜事精神爽，好事成双，纷至沓来。金榜题名后的熊希龄，随后回乡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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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子不是他人，正是沅州太守朱其懿同父异母的幼妹朱其慧。各位别误会，这并不

是一桩包办婚姻，要说起熊希龄和朱其慧的相识，还挺有才子佳人的韵味。据说，朱

其懿曾有意让自己的妹妹朱其慧在书院中挑选一位才子婚配，朱其慧便来了个比文招

亲，她写了个“栽数盆花，探春秋消息”的上联贴在院中，让诸生答对。最后，熊希

龄以“凿一池水，窥天地盈虚”，最得朱其慧的心意，两人一见如故，由此结缘。成

婚后，夫人朱其慧果然十分贤惠，对熊希龄一生的事业颇多裨益。

在个人的科举功名上，熊希龄固然春风得意，而且注定要有个好的前程，但他中

进士的那一年，很不幸，正是甲午战争的惨败之时。一向为中国人所蔑视的东洋小日

本居然一举打败了泱泱中华老帝国，这无疑是在熊希龄这些读书人中间丢下了一颗原

子弹，让他们既感到极度的震惊，又迸发出无比的激愤。在得知清廷即将与日本签订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熊希龄尽管是人微言轻的新进官员，但他仍多次上书反

对和约，在朝廷不为所动的情况下，熊希龄愤而请辞离京，回到了湖南老家。

在惨痛的失败面前，不仅仅是熊希龄一个人陷入了迷惘与沉思。同期中式的康有

为，还有他的弟子梁启超等人都在高声疾呼变法自强，而当时的湖南，也有这么一批

人走上了同样的道路。1895 年，名孚一时的清流派官员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曾在同

文馆学习外事的翰林院编修江标主持湖南学政、曾任驻外使馆做过参赞的黄遵宪出任

湖南按察使，在这些新派官员的引领下，湖南的风气为之一新。

离京后的熊希龄，最初被张之洞延揽进入两湖营务处，在湖南新政开始后，熊

希龄为报效家乡，又辞去营务处总办的职务，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湖南的维新运动中

去。当时的长沙，已经聚集了一批维新人士，包括谭嗣同、唐才常，乃至康有为的名

弟子、当时舆论界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也加入了当地创办的时务学堂，而时务学堂的总

理，正是熊希龄。

在这段时间，熊希龄始终在不知疲倦地忙碌着，他除了要打理时务学堂和南学会

之外，更多的精力却放在了《湘报》上。《湘报》是湖南所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在熊

希龄的眼中，这就是开启民智的最佳利器。为此，熊希龄上下奔走，百般筹划，从订

购机器、印刷活字，到制定章程、邀集撰述，无一不倾注了他的一片苦心。

1897 年 11 月下旬，熊希龄通过汪康年在上海订购的印刷机器终于被运回了长沙，

主要撰稿人也已经初步选定：唐才常任主笔，李维格为西文翻译，梁启超、谭嗣同、

何来保、戴德诚、樊锥等人也都答应为《湘报》撰稿。另外，湖南的官绅名流如陈宝

箴、黄遵宪、皮锡瑞等人乃至一些时务学堂的学生，也都在《湘报》上刊登文章，足

见熊希龄的不懈努力和号召力。

作为湖南的第一份报纸，《湘报》最终于 1898 年 3 月 7 日正式创刊，由此成为

湖南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在发刊伊始，《湘报》便先后发表了樊锥的《发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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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诚篇》和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等文章，其中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唯泰西

是效”、“一切制度悉从泰西”，毫无疑问，这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先声。

《湘报》的舆论声势在守旧派中间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上书湖广总督张

之洞及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高官显要，攻击熊希龄等人“以夷变夏”、“动摇国本”，犯

下的是杀头的罪行。原本支持维新的陈宝箴在读到这些文章之后也不免大惊失色，

他随即转告熊希龄，令其收回救正。由于熊希龄不肯照办，陈宝箴便停发了每月拨

给《湘报》的 200 两银子，令其陷入资金不足的窘境。财源被断，熊希龄只好离开了

《湘报》。

一个月后，“戊戌政变”突发，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软禁，维新志士谭嗣同等人

喋血街头。作为湖南新政的风云人物，熊希龄难免要被追究，好在他在这段时间里因

饮食不慎而突发痢疾，正好回老家养了一段时间的病，不然的话，以他的个性，弄不

好就撞在枪口上。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御史黄桂均随即以“康梁党徒”的罪

名参了他一本，熊希龄最后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

对此结果，熊希龄尚感庆幸，正如他后来对人说的，“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

七贤矣！”

遇此挫折后，熊希龄便匿迹衡阳、沅州等地闭门读书，夹起尾巴来做人。数年

后，那些顽固守旧派因在庚子年闯下大祸而土崩瓦解，慈禧太后为了挽回民心，不得

不接过了维新派的旗帜推行新政，熊希龄也在无形中得到了解放。

1902 年，师长兼郎舅朱其懿出掌常德府，随后他便请熊希龄出山办理西路师范学

堂，并为“全省之冠”，由此引起了湖南巡抚赵尔巽的注意。赵尔巽对熊希龄的才能

极为赏识，他在 1903 年底上奏朝廷，恳请对熊希龄“免予严加管束”，一举解决了熊

希龄的政治问题。不久，赵尔巽上调为户部尚书，继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又改派熊希龄

办理实业，令湖南的丝织业和瓷器制造业一度领先全国，成绩斐然。

1905 年，赵尔巽被任命为盛京将军，他上任前的第一件事便是将熊希龄调入幕

中；而这时清廷又组织了宪政考察团准备赴欧美考察宪政，前湖南巡抚端方也名列于

五大臣之中，他当时也请调熊希龄为考察团的随行参赞。这下，熊希龄成了众人争抢

的香饽饽，他又不能分出两个人来，最后因考察宪政兹事体大，赵尔巽只好放弃，但

他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熊希龄必须在国外同时考察实业，回国后再加以重用。

当年年底，熊希龄随同端方等人出洋考察，先后访问了日、美、英、法、德等

国。在此行中，熊希龄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他不但要考察各国宪政及实业情况，而

且整个考察团的条陈、奏折乃至最后的考察报告都要由他来负责。

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熊希龄在考察完德国后便先于考察团回国，以完成向朝

廷交差的考察报告。据说，熊希龄早在出国前便找了当时在日本的杨度及梁启超，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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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帮助完成这份宪政报告，换句话说，最后上交给朝廷的考察团报告，实际上由杨

度、梁启超和熊希龄三人合作完成，特别是宪政理论和计划这一块，更是得益于杨

度、梁启超二人的援手。

回国之后，赵尔巽立即将熊希龄征调到奉天，并任命他为奉天农工商总局局长，

担负其发展东三省实业的重任。次年，赵尔巽改调四川总督，熊希龄因为已经安家在

上海，因而决定不再跟随赵尔巽入川。消息传出后，江苏巡抚陈启泰（同为湖南老

乡）、两江总督端方、度支部尚书载泽（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纷纷延请熊希龄，

这在当时晚清的官场上，可谓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了。

能够得到诸多大员的青睐，熊希龄的才干还真不是吹的，他确实有几分能耐。在

随后的几年中，熊希龄先后担任了东三省农工商局总办、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

造币总监、奉天盐运使等职，由于业绩出众，自然步步高升，至辛亥革命爆发前，熊

希龄已经升为二品大员，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币制专家和理财能手。可惜的是，正当

熊希龄要大展宏图之时，清朝却已经覆亡了。

民国初立时，熊希龄曾一度入唐绍仪内阁充当财政总长，后唐绍仪与袁世凯闹

翻，挂冠而去，熊希龄也只好连带辞职。“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提名熊希龄来组阁，

熊希龄也认为这是施展平生抱负的好机会，于是欣然接受。

殊不知，袁世凯用他来组阁是另有目的的，那就是南方的革命党虽然被镇压下去

了，但国民党（此系宋教仁在民国初年组建的国民党，并非孙中山于 1920 年改组后

的国民党）仍旧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这让袁世凯十分头疼。好在熊希龄也与梁启

超、张謇、汪大燮等名流组织了一个进步党，勉强可以与国民党相抗衡，因此袁世凯

决定让熊希龄出面，设法将国民党搞下去。

熊希龄不知就里，还以为袁世凯要重用自己，随后便乐滋滋地组建了自己的内

阁，其中由熊希龄本人出任总理、孙宝琦任外交总长、朱启钤任内务总长、段祺瑞任

陆军总长、张謇任工商总长、周自齐任交通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

总长、刘冠雄任海军总长。因其阁员均为各界名流，阵容豪华，因而熊内阁又被称为

“名流内阁”或称“第一流”的人才内阁。

但是，袁世凯并不是放手熊希龄去干大事的，他手里倒是有一件“大事”要交给

熊希龄去办，那就是以“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

电，试图分裂国家”为借口，让熊希龄总理在解散国民党的命令上签字盖章。

熊希龄在接到这个棘手的任务后，未免也有些兔死狐悲之感。国民党和进步党是

竞争对手不假，但双方毕竟是在法律之下的政党之争、文明之争，今天国民党被解散

了，谁又能保证明天进步党不会被解散呢？

熊希龄不肯就范，袁世凯自有办法。原来，在熊希龄辞去上届财政总长之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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